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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小小

桥编读

极端天气的变化，显现出了缓
冲与综合在自然定律中的模糊。
这样的定律，曾经被人类认为是一
成不变的。随着人类认知的深
入，这也是人们日常惯用的句
法，殊不知，这样的句法，也存
在着不确定的法义。如果一切都
是变动不居的，那么这种深入，
无非是体量的扩充，与人们理想
境地的丰富与多元相去尚远。夏
季多变的气候，正带给人们更多的
忙乱，尽管人类似乎热衷于此。本
期刊登的三篇文章，彰显了作家三
种关注生活的视角，这些视角诠释
了各自所看到的真实，真实亦非真
相，也是文学审美自身所界定的。
以上为编读印象。 （编 者）

分手半年后，前男友在朋友圈宣布他的婚
讯，从照片上看新娘是一个长得和我相像的女
孩子，听说新娘结束多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他们
那个四线的小城。

我和前男友是研究生同学，多年未曾联系
的老同学看到他发的朋友圈纷纷发来微信向我
道贺。

“恭喜啊，在一起五年，你和欧阳的爱情终
于修成正果了。”

“我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我强忍着眼泪按
下发送键。

“啊，真的吗？可是新娘子长得和你很
像啊。”

“没有吧，长得不像吧？”
我矢口否认，眼泪却不争气地吧嗒吧嗒地

往下掉。
如果没有半年前的那次大吵大闹，现在和

他结婚的应该是我，我看着朋友圈里他们的婚
纱照边流泪边想。

我们在一起时，有一晚他应酬回来，喝得醉
醺醺地抱着我说：“菜菜，如果我以后娶的人不
是你，我就找一个和你很像的人结婚，凑合地过
完下半生。”我嗔怪地回答他：“讨厌，谁说要嫁
给你了，你少自作多情。”那时的我，从未想过他
酒后的一句玩笑话，会有实现的一天。

他喜欢叫我菜菜，是因为我特别爱吃白灼
菜心。我们每个月短短两天相聚的时间，他会花
几个小时下厨做一大桌我喜欢的菜，我的一句
真好吃，他就能像个孩子般开心大半天。

我还沉浸在回忆中时，前男友在微信发来
他们的结婚请柬并问我：“你会来吗？”我更伤心
了，气得直跺脚，当即就想打电话过去骂他一
顿：你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还要我来见证你的幸
福？我就没见过比你还不要脸的人。可我忍住
了，连信息都没有回复他，把手机关机丢在一
旁，哭累了倒头就呼呼大睡。

距离他的婚期越近，我就越发地紧张起来，
每天都在到时是去和不去之间反复抉择，整个
人恍恍惚惚，工作都差点出错。

婚礼前一天，我还是来到了他在的城市。不
为别的，也不想砸场子。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
来梳妆打扮，准备盛装出席他们的婚礼。来到
婚礼举办的酒店，远远地就看到他们在酒店门
口迎宾，她笑靥如花地看着他，他细心地帮她
整理婚纱的裙摆。我猜想，他应该还是爱我
的，否则现在站在他身边的姑娘笑起来的模样
又怎会神似我。

婚礼进行中，他单膝跪地含情脉脉地看着
她，大声喊道：“蔡菜，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啊，嫁
给我吧？”菜菜？我愕然地脱口而出。“是啊，新娘
叫蔡菜，欧阳真的好爱蔡菜啊，喜欢蔡菜都整整
十年了，要不是蔡菜去北京发展，他们早就结婚
了，听说蔡菜一回来欧阳就求婚了。本来是想等
到蔡菜生日时举行婚礼的，可欧阳说等不了那
么久，就想早日把蔡菜娶回家。”旁边的女孩羡
慕地说。

“请问，新娘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继续
追问。

“大概半年前吧。”那人轻松地答道。

替 身
●包丽丽

县里要创城，于是各机关单位的一
些人，便利用双休日时间，去当志愿者。
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做好事。比如在公
共场所打扫卫生，去公交车站点搀扶年
迈者上下车，或者协助交警在人车拥挤
地段维持秩序。

身穿红马褂的志愿者成了城里的一
道风景。一日，红枣林公园来了同一单位
的三个志愿者，负责这里的公共卫生。

这三个志愿者是小唐、小吴、小尤。
小唐一手拿扫把一手拿垃圾斗，小

吴一手拿夹子一手拿垃圾袋，小尤是个
女孩，除了拎个垃圾袋外，还拿着手机拍
照，回去好在单位的公众号上发美篇。

三个志愿者一进公园大门，便发现
地上有一根烟头。小唐将它扫进垃圾斗
之前，先认真审视了一番。小唐道，你们
猜这根烟头是男人扔的还是女人扔的？

小吴道，这根烟头这么小且是紫色
的，肯定是女人扔下的。

小尤笑了笑，道，那也不一定，有些
奶油小生就爱抽女人烟。

小唐将烟头扫进了垃圾斗，道，管
它是男人扔的还是女人扔的，扫掉就
OK了。

小吴道，但愿是美女扔的，为她做一
次奴才也值啊！

大家都笑。
三个人走过一座小桥，便到了公园

的跑道。
一个长发女人在跑道上，边散步边

吃香蕉。三人见她手中的香蕉已经吃完，
都以为她会把香蕉皮扔进垃圾桶。可那
女人并不把香蕉皮扔进离她只有几步之
遥的垃圾桶，而是随手扔在地上。

小唐道，瞧她长得有模有样，走路的

姿势这般优美，没想到居然这样。
小吴道，这就叫人不可貌相，在她未

扔香蕉皮之前，若让咱们猜她会把香蕉
皮扔在哪里，以她的美貌谁也不敢猜她
会扔在地上。

小吴回头瞧了一眼小尤，笑道，同样
是女人，她扔香蕉皮你帮她扫香蕉皮，这
人的素质咋就差别这般大呢！

小尤有些脸红道，那也不一定，偶尔
不注意也有可能把香蕉皮扔在地上。

小唐一声叹息道，人啊，真是一言难
尽，便将香蕉皮扫入了垃圾斗。

三人继续往跑道前行。
哪怕地上有一片小纸屑，小唐都把

它扫进垃圾斗；就算地上有一片树叶，小
吴都不会放过，马上把它夹入垃圾袋；小
尤瞧准画面，拍了不少照片。

忽然，三个人几乎同时发现，跑道右
侧边，有一坨灰白色的狗屎。

大家都一惊，似乎摊上了大事。
那狗屎应该是刚刚拉的，还冒着热

气，散发着恶臭。
小唐骂道，谁家的狗，这般缺德。
小吴也骂，这王八蛋狗，真是没教

养，居然把屎拉在这里。
小尤用手捂住嘴巴，嗷嗷欲吐。
小唐道，这么臭的狗屎，扫把都不敢

扫，弄脏了扫把这里都没有水洗。
小吴道，是啊是啊，若用夹子夹，弄

脏了夹子也是没水洗。
小尤哭丧着脸道，咱们必须把这堆

狗屎清理掉，该咋办哟！
小唐让小尤别急，更别过意不去，不

就一坨狗屎嘛，误不了人命，等它干了再
来扫。

小吴一笑，对对对，等它干了来扫。
小唐见小吴笑了，也跟着笑起来。
小尤见小唐与小吴都笑了，也不得

不笑起来。
三个人依旧往跑道前行。
三个人走出十几步远之后，几乎同

时回头瞧了一眼那坨狗屎。
突然，三个人都怔住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跑道旁摘

下山野芋的叶片，然后在那坨狗屎前蹲
下，脱下一只鞋，用鞋底将狗屎扫入叶
子，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垃圾桶。

三个人都觉得脸上发热。
三个人都怕老者会追上来问，你们

咋就没有瞧见狗屎呢？
三个人都怦然心跳。
可那老者并没有追上来，只是朝三

个人瞧了一眼，笑了笑，然后挥挥手，便
往一条幽静的小道走去。

三个人如释重负。
三个人也朝老者挥了挥手，异口同

声道，大爷再见！
那堆狗屎被老者清理掉了，大家的

心情又慢慢好了起来。
小尤道，那位大爷真好，值得咱们好

好学习。
小唐与小吴也说，是不错。
小尤忽然问小唐与小吴，那位大爷

刚才朝咱们瞧了一眼，然后笑了笑，你们
说他是笑啥呢？

小吴道，咱感觉到他是在瞧了一眼
咱的眼镜之后，才笑了笑，肯定是笑咱们
高度近视，瞧不见狗屎。

小唐一笑，道，对对对，绝对没错，因
为咱们三个都戴着近视眼镜。

三个人依旧在跑道上前行。
不知为何，大家刚刚好起来的心情，

又变得有些不安。大家都在琢磨一个问
题，戴着近视镜就瞧不见狗屎吗？

三个人之间，经受了片刻的寂静之
后，小唐忽然说道，大家知道吗，那坨
狗屎是老大爷的狗拉的，他清理掉理所
当然。

小吴道，小唐说得对，那坨狗屎就是
老大爷家狗拉的，他不清理谁清理。

小唐与小吴，心情彻底好了起来。
只有小尤，依旧纠结。
小尤断定，那坨狗屎不是老大爷家

的狗拉的，他的家甚至连狗都没有养。
老大爷如果真出来遛狗，无疑会把狗
屎立刻清理掉，不可能回去之后再回来
清理。

谁戴近视镜
●邱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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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清流
●苏诗布

1
1985年秋天，在清流学习期间，我到

过嵩口，是乘船去的。那时候，铁皮船还
很流行，河道中驾一乘小船，约几个人，
只是乘风，而不在于其他。龙津峡的清幽
似乎就居住在体内，居住在内心里。一旦
触及夏日里的炎热，龙津峡的清与静自
然显化于内心。

来龙津峡乘凉吧，成为与清流同事
约定的问候语。

从东门码头到嵩口的坝头，距离不
变，情景不变，保持了多少年，一直就那
样，等待着过往的行者。从黄石渡滩穿插
过去的铁路大桥，看起来有些生硬，巨大
的桥墩静静地守护着，从来就没有松软
的感觉。倒是我们的游船泛划而过时，它
的身影也波动起来，一波又一波地波动，
浅浅地像在高铁上的感觉，左右之间，微
微地显现一种特别的平衡。这种平衡似
乎一直藏在龙津峡，藏在清澈的流水之
间。青山与绿水，一直是亘古的存在，没
有青山，何来的绿水，没有清澈的水，何
来的绿意？

龙津峡保持着相应的稳定，才让清
流的流水显现不一样的清幽。李兴旺是
清流通，他说，这些年，龙津峡简而富，没
有大规模开辟航运，只是相应地给峡区
补充丰厚的鱼苗，平静的水域下面，生存
着另一层生灵。鱼在龙津峡的水域间，它
们与我们一样，活得自由自在。只有流散
的钓客，偶尔把它们请出来，成为人们谈
笑的鱼的故事。

鱼的故事与人的故事，都源远流长。
在平静的水面上，我似乎看见一些影子
从水面上漂浮而过。这些影子是谁呢？

1985 年在清流学习期间，曾在老县
城上流连，古旧的门槛，宽大的石护栏，
几乎每一家的门面上都站着一位守护
神。那时候，源于对唐代文学的兴趣，从
而认知了曾任汀州刺史的蒋防。蒋防，字
子徽，南兴人（现为江苏宜兴人），有《秋
河赋》留名。清流的河道文化不仅仅在于
龙津峡这片水域，缘于它的保护，其原生
态显现出来的淡雅与宽容铺满了整个龙
津河道。

两岸的绿树挤着，把绿意撑出来，往

天空中横跨，在最狭小的峡谷间，它们近
乎成功地挽成了一壁。偶然间露出来的
人们活动的痕迹，像是站台上的站点，当
地人说，他们是从附近村庄来的钓客的
钓点，也就是钓鱼者的平台。一片丰盈的
水域，让钓鱼者能不断地从中收到更多
的渔获。在这片缓缓流动的龙津水域，蒋
防曾经的《任公子钓鱼赋》又跳跃而出。
他在这篇赋中直言：饵之大则鱼大，功高
则禄厚，鱼也、人也。似乎人与鱼一样，这
种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感叹，在他的“一岸
山横，半天云矗”的境界里，鱼与人，殊途
同归。

如此想来，坐在游船的游客与水域
里的鱼，都是可以放下心来，聆听两岸的
流响。

2
龙津桥作为龙津峡的一个特定的起

点，承载着这片水域的历史渊源。在清流
的地方志上，我认识了水上特定的名词，
舵师和梢龙。舵师属于远航的行船者，而
梢龙则是本地的行滩者。在清流古有九
龙滩，上下二十余里，每过一滩两岸石峡
如同关阙，乘舟而下，如同天上而来，这
种水势演化了清流独特的弄水者。

在唐代张籍的《送汀州元使君》诗
里，有“为郡暂辞双凤阙，全家远过九龙
滩”的诗句。这诗句演化而来的是九龙滩
的峻峭和威严，同样也印证了清流行滩
的久远。在何乔远的《闽书》记载，清流的
勇士，行船于建州、南剑州、邵武等地，穿
滩出峡，雷轰电转，显示了清流梢龙巨大
的穿滩能力。也打造了旧时候行滩船只
的独特形态。清流的古船船头大部分都
用竹编，箬叶加固，在龙船赛事上依然能
看见清流古船的模式。

与清流的古船一样，张籍远送的元
使君也藏到古籍里，如果不是缘于这次
采风，我也把元使君藏在记忆的深处。如
同龙津峡，平静的水面下，清流的梢龙早
已经成为历史，成为弄水者厅堂上的供
奉神像。元使君，在旧志书上的记载为元
自虚。自虚到郡那天，他的下属都发现有
一位年八十的老者，自称肃老，家里的好

几口人都住在自虚的官宅里，只是没有
占据厅堂，下属说完后，肃老就不见了。
后来，肃老又变成小老虎、再变成大老虎
伤害了自虚一家。这种报应关系似乎是
在解读自虚曾经有过养虎为患的经历。
这种迹象让我们又看到了古时候的汀州
清流山水。如同张籍的《送汀州元使君》
诗句里的景象：“地僻寻常来客少，刺桐
花发共谁看。”刺桐花发指的是泉州，从
汀州而泉州，水路与陆路，遥之又远。从
山而海，依水而行，每一条河道都向往着
大海。传说，蔡襄守泉州时，有宁化（当时
清流归宁化）的九龙道士投给蔡襄一份
诗谒：“远远青青叠叠峰，峰前真宰读书
翁。半壁冷落高宗雨，一洞凄凉吉甫风。
溪隐豹眠寒雾露，井凋凤宿旧梧桐。九龙
山下英雄气，尽属君王宇宙中。”第二年，
蔡襄路过九龙庙时，回复了九龙道士的
诗谒。这个典故依然，显现的是清流山水
的清韵。

龙津桥下曾经有一块巨大的金乌
石，大概是缘于它的光泽与石质所烙下
的美称。与此石相对应的玉兔石，在老县
城西凤翔桥下。旧志书上说，明成化年
间，水位下降，可见其玉光泽，形圆色白，
春夏或变青红。如此这般的两方巨石，似
乎在提示着清静的龙津水域，藏着更多
的河道财富。

穿石而成矶，矶落而生白水。此白水
必为浪，浪成而生激流。

多少弄滩的舵师回家的时候，把小
船靠在矶石间，摇晃而来的是简单的码
头，这些慢慢消逝的影像沉积了远去的
行者，水与山之间，如同将防、元自虚，如
同蔡襄，他们的儒绩显化出来，跳跃成
矶，润化一方。

3
阳光下的安澜亭依旧清风习习，略

带古味的瓦檐似乎在指引着龙津水域的
过往。几叶轻舟不再古旧，车水马龙下的
时代，它们显得特别的简朴。也许正是这
种简朴才显出龙津水域的真实。船止而

水静，它们相挨着，是在等待，还是早已
经有了归宿。

泛舟不再是谋生，而是放下心来的
体验，体验简单又风雅的清风扑面。对于
安澜亭间的风月是何等的雅致，曾经是
江南知县的清流先儒王霖的《观澜亭看
月》，就足够让人从李白与杜甫的境界中
走出来。“是处皆宜月，亭空望更真。”仅
这两句，谁还能悟得此情此景，谁还会从
此而忘了曾经抬头望月的感悟？在王霖
时代，这个背影是谁？王霖在诗歌中自己
回答了安澜的意义。“来宵如有兴，应定
泛觞人！”

泛觞者还是泛舟者，水与流觞同出
一辙，沐泉与泛觞，虽不同道而达大成。
清流泉多，温泉与冷泉，纵横而生。曾经
的东峰泉瀑是清流的一大美景。有一座
特定的泉眼叫角树泉，在龙津桥下。《闽
书》记载，角树泉在晏公庙下，晏公具体
是谁，已经没有人记得，只知是明溪的农
家人。晏公在山间砍柴，听到耳边有轻声
耳语，往回顾盼，看见一位道人，丢了半
个桃子，晏公吃了半个桃子，却不见道
人。晏公回家后醉了，睡了几日，就仅吃
果实饮用泉水，脸色像孩童，能知道福
祸，乡里人称他为晏仙。

查了史料发现，晏公是流行于明代
的河神，与妈祖有等同的祈福崇拜。与清
流山水相连的永安燕江北岸，依然保存
着一座完整的晏公庙。晏公，姓晏，名戍
仔，江西临江府汪江镇人，元末，以人才
入官，明代朱元璋赐封神霄玉府晏公都
督大元帅、显应平浪侯，是沙溪流域船家
舟子闯滩过礁的守护神。

从清流行船而上建州邵武、而下福
州的舵师与梢龙，他们有自己的神灵，有
自己搏击水浪的内心的支撑。泛舟而行，
遇浪破浪，风生而水起，适应自然的生
存，才是泛舟者的初心。

一座亭子站起来，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清流河道文化的缘起，几乎在那些
亭子之间都藏着清流的故事。望月亭缘
于“龙津望月”的古景色而成亭！樊公
亭也是源于渔沧潭的渔沧庙，渔沧庙供
奉的是樊公，字号甫，为唐末的银青光
大夫，以身防寇而战死。乡里人祀其于
庙。时代久远，渔沧庙已不在其中，一
座樊公亭子又显化了人们对守护清流水
域儒者的追怀。

沐清风而怀远，倚古亭而泛觞。晏公
庙记载：有伍姓者，凿池引竹，度龙津桥，
以便里（乡人）汲，人德之。此伍姓该为伍
晏吧，伍晏为南明与清初时期的人物，如
此算来，龙津桥原为引渡之桥。此桥而烙
下的龙津望月一直在波光中，引渡着人
们的智眼和内心。

清流可养德，德厚而润万物。从宋元
符元年（1098 年）泛水而来的提刑王祖
道，把清流驿站谋划成一座古城。他远去
的背影似乎又飘浮在这片水域之上，幻
化成泛舟儒者。泛舟于清流之上。

我倒羡慕那些垂钓者，守着一方平
台，不在乎水面的波澜。不知道他们是不
是看见曾经在龙津水域泛舟的人，看见
王祖道、伍晏，还有晏公。


